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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图案是藏族传统民居装饰的一种普遍艺术

形式，主要应用于客厅与经堂内部空间的修饰。无论
在哪一藏区，尽管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各不相同，艺

术风格也存在多样性，但都能找到其中的共同点，即

彩绘装饰图案的一致性。这种共同点体现于图案在
空间位置、功能作用、表现形式和内容意义等方面具
有高度的同一性，反映了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藏族

文化的统一性特征。彩绘装饰图案带着浓郁的宗教
色彩，是藏传佛教寺庙装饰艺术在民间居住空间的

延伸；同时，它又结合了民间生活的需求，在选用中

被适当地加以取舍、改造与糅合，带着明显的世俗化
意味。装饰图案构成了与藏族人民生存状态、生活与
情感需求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苏珊·朗格在她
的论著《情感与形式》中提出“艺术即人类情感符号
的创造”这一观点，并将装饰图案作为这一观点的主
要范例进行全面论述，进一步提出了“图案就是生命
形式”的观点，充分阐释了装饰图案的本质特征。本
文以朗格的美学观对藏族传统民居装饰图案的形式

意义进行解读，从审美体验的角度去理解这一艺术

形式与藏族人民生命、情感之间的内在关联。
1． 装饰图案具有生命形式
朗格选择装饰图案来检验理论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有学者将艺术作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独立艺
术与附属艺术之分，认为装饰因其“愉悦感官”的功
能只具有附属价值而无表现的主体价值，而表现才

是艺术的本质。朗格对此作了批判，她认为装饰是表
现性的，“不是适当的感官刺激，而是荷载情感的基
本艺术形式……装饰图案为感觉者提供了视觉逻
辑，在装饰形式的结构中变得显而易见的视觉原理，

就是艺术视觉的原理，它为表达基本生命的节奏而

发展了可塑的形式……因此，图案具有‘生命’形式”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朗格所说的“生命形式”
是一种生命形式的符号化、图形化的表达，而非生命
实体，但却是具有生命力的情感的直接投射。朗格建
立的这些艺术概念，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适

用性，它能够适应于对所有艺术的阐释。具有艺术的
两个本质特征———“生命力”和“表现性”———的装饰

图案的主体价值由此而被充分肯定。
藏族传统民居的彩绘装饰图案首先呈现给观者

的是一种视觉表面的愉悦感，这是图案作为装饰所

具有的基本视觉心理功能，一种视觉感官遭遇刺激

而带来的美的体验。艳丽的色彩和丰富的花纹有序
组合在一起，在室内的墙体表面构筑了一个繁花似

锦、具有真实维度、可见可触及的美丽空间，这是一
般人所认识到的图案所具有的装饰美化的价值，装

饰成了使表面更加引人注目的附加手段。事实上，在
感知这些藏族装饰图案之美的同时，我们的心灵必

然会受到这些形式所传达的某种信息的冲击。如图
案中呈现的二方连续莲花边饰充满着节奏感，植物

卷草纹蔓延着从繁复纷乱的感觉中被凸显出来，心

绪随着流动线条的指引在整体扫描与局部驻停之间

来回振荡。这些充满活力或生机的形式或许会带给
观者一种感受。装饰图案表达着藏族人民热爱生命
与生活的强烈情感，宗教的神秘与威严在装饰的热

情中变得亲切起来，这就是人们将宗教信仰完全融

于日常生活的直接反映。在这里，我们的知觉不再是
被动的体验，而是跟随这些具有情感的“生命”形式
变得跃动起来。正是这种活的形式，引发了我们对其
内容深层意义的进一步关注和探索。这些图案象征
着什么？为何如此深受喜爱？与他们的生活有何关

系？知觉总是和思维紧密相连的，正如格式塔心理学

所认为的“一切知觉都包含着思维，一切推理都包含
着直觉，一切观测都包含着创造”（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观看藏族装饰图案的过程本身就
是感知、意象、推理和创造的过程，只是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观者对这一过程有着不同的认知结果。不论
图案的深层意义如何，仅仅从对形式的感知，我们就

能意识到。静态的装饰图案其实是极具能动性和表
现性的，它无疑是一种蕴含着特殊意味的生命表达

形式。
2． 生命形式与艺术形式的同构
人们常用“充满情感”或者“栩栩如生”来评论艺

术作品，这种比喻实际是将审美对象人化的一种移

情理解。朗格认为：“艺术形式与我们的感觉、理智和
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是同构的……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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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相似的逻辑形式。”（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正
是这种同构关系，才使观赏者能够通过直觉体验和

意象作用，实现对艺术作品中情感的把握。她将生命
的逻辑形式总结为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生长性、运
动性、节奏性和有机统一性，这四个特征恰恰也是人
类精神与情感活动的深层次心理结构。艺术作为人
类创造活动的符号，自然成为生命形式的表征与痕

迹，并通过人的审美体验来激活，达到生命形式与艺

术形式相通。
运动性 运动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显著特

征。因为运动的作用，生命才会产生鲜活的姿态和永
不停息的变化。运动让人们识别空间、感知方向和距
离。然而，装饰图案的运动性体现在哪里？朗格认为，
装饰图案的运动感来自于其中的线性形式，“运动在
逻辑上与线性形式有关，在线条连续、连接的图形有
方位倾向性的地方，人们对它的感知就充满了动的

概念”（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显然艺术的生命
形式始于感知的作用。由于审美体验是一个逐渐深
化的过程，由感知进入联想，进而升华到意象生命的

世界，实现了二者的同构。在藏族民居装饰图案中，
线的运用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直线作为边

饰大量被运用。线的结合图形元素通过连续与重复
构成，在特定的画面中将观者的视线向上下、左右反
复引导，产生视觉的循环运动，也体现了直线的速度

感。另一特点就是由曲线构成主体纹样的普遍形式，
如兽纹、莲叶、云纹、如意纹、波纹等都是曲线造型，
无数 S形的弧线正反连接形成无数的蔓草纹饰，让
人自然联想到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动感。直线和曲线
都在图案中呈现出强烈的生命感，正如康定斯基对

线的属性所作的分析：“直线，由于它的张力，在它最
简洁的形式中表现出运动的无限可能性……而曲线
的运动张力在于弧的存在，使其产生了韧性与弹

力。”（《康定斯基论点、线、面》）由线所产生的视觉诱
导的力度是强烈的，心灵和情感随着眼部肌肉的运

动而发生变化，观者内心感受着由外及内的刺激变

得不再平静，激动、兴奋、赞叹和追问，由此构成我们
体验生命形式的常态。
生长性 生长与运动相辅相成，生长是一种运

动，运动促进生长。摄取营养而产生新陈代谢的运动
过程是生命实体生长的过程。然而，在静态艺术形式
中，生长则表现为一种观者的心理活动体验。“图案
确实在表达着比运动更为复杂的东西，这就是生长

的概念”（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在藏族民居装

饰图案中，生长的概念同样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仍

然与动感的线条相关，因为线的运动为知觉指引了

方向，拓展了生命感知的空间。“绘画中一切运动无
不是‘生长’———不是所画之物的生长，而是线条和
空间的‘生长’”（同上）。因此，艺术中所有具有方向
性的运动形态都表现出生命形式的生长性特征，就

连火焰纹也呈现向上燃烧的生长动态。生长概念的
另一种形式则体现为主体纹样的扩张与几何框架所

产生的力量抗衡。藏民居装饰表面由于主要受被装
饰面结构的限制，被分割成无数的空间，其视觉中心

的主体纹样如各种吉祥瑞兽纹、莲花、蔓草纹等，其
原型本身就处于充满力量的生长过程。外在框架一
方面突出了主体纹样，另一方面又对其起着限制作

用，使其服从于自己的规范。中心装饰纹样的自由伸
展为突破框架束缚而产生的力量抗争，促成了我们

对其生长力的感知。朗格称具有这些特征的艺术形
式为“生长的符号化形式”，由其所表达出来的情感，
就是生命的感觉，一种基本的生命体验。
节奏性 节奏同样体现于生命的动态形式之

中。一个生命现象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存在和发展，就
在于它按照一定的方式和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能量交换。例如呼吸和心跳的律动，就是生命存在的
基本表征。朗格认为：“节奏不是重复单一的运动，而
是一种完整的机能连续，这种连续原则是生命有机

体的基础，它给了生命体以持久性。”（同上）因而有
规律的重复（如钟摆的运动），其本身并不是节奏，而

是人的耳朵在其中听到了节奏，心灵把它组织成为

一种时间形式。所以，节奏是一种生命感知能力，是
人类利用理性直觉将对规律性的重复运动的抽象把

握转化为一种创造性的表现形式———即符号化的提
炼。显然，节奏可以包含重复，但重复并非节奏的惟
一体现，节奏还包含有连续、前后相袭的变化以及运
动的完整性等多重特征。在视觉艺术中，形态元素的
重复和连续运用是节奏感的基本体现。藏族民居装
饰中大量使用的边饰图案就是通过“元素重复”和
“有序建构”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
续的基本格律。多层次连续图案的组合运用，增强了
藏族民居的装饰图案程式化、规范化、统一性的特
征。然而，把握规律只是对节奏的简单理解，对生命
节奏的感知应更多地体现于形式中相互关联的变

化：线条的起伏和断续、各种色彩的冷暖明暗变化、
不同形态的曲直造型变化以及不同质感的体现等。
所有这些要素在各自的领域形成一种强弱、轻重、缓

以朗格美学观解读藏民居装饰图案

139



视觉·经验视觉·经验 文艺研究 2009年第 11期

急的对比，又彼此有机统一于完整的画面空间，犹如

美的旋律，有规律的节奏与流动变幻的韵律相互交

织，谱写了藏族民居装饰图案犹如音乐般灵动的生

命之美。
有机统一性 生命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紧密相

连、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内在结构的有机性和生
命的完整性是实现有机统一的两个关键环节，也恰

好是检验艺术作品的两把基本标尺。在藏族民居装
饰图案中，有机性体现为各要素，即不同的形态、色
彩、题材、肌理之间特有的一种构成方式，这种方式
使原来的要素不再具有独立特性，而成为具有整体

属性的部分，或者被分解和重新利用后经过不同组

合，意义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例如，卍字本是一个单
独的符号，但通过有机组合可以形成二方连续的边

饰或四方连续的底纹。装饰图案的形态元素、色彩等
都是可以应整体需要而灵活变化的，因为知觉体验

不是将元素机械相加，而是对整体形式的直觉把握。
藏民居中，每个装饰空间既是一个独立的画面，又是

整体内容和形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完整性不仅

体现为造型、题材、技法、功能方面的一致性，也体现
为各要素、各部分之间巧妙的、有机的结构组合。如
主体具象图形居于视觉中央，次要几何图形作边饰，

图形和图形之间常常采用套叠的方式来突出主题。
又如在图形结构组合上随装饰体的变化，在梁柱部

位大量采用 T或 Y字型、在窗棂和柜门的结构上大
量使用卍字型结构，这些特殊的构建方式被朗格称

为“特定的安排”与“神圣的契合”，违背了这种安排
与契合，艺术作品或者生命的完整形式就会被打破。
图案的有机性促成了统一，统一性也融合了有机性，

二者互相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装饰图案体系，使其呈

现出别具一格的图像风格。
3．装饰图案是生命情感和文化的符号形式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同上）。
这是朗格对艺术所下的定义。她从人类的生命层面
关注艺术形式中存在的共性与普遍规律，以阐释所

有艺术中情感与表现形式的关系。她说的情感是指
人类普遍共有的情感，包括感情、情绪、感觉等所有
表示生命存在的因素；符号即是情感的外在显现，

“符号的形式、功能和意味全都溶汇为一种经验，即
美的知觉和意味的直觉”（苏珊·朗格《艺术问题》）。
通过对符号形式的感知，借助思维和想象，观者不仅

体验了情感，而且获得了充满情感的人生体验。按照
朗格的观念来理解，藏族民居装饰图案就是藏族人

民生命情感的有效表现形式，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

其表现了藏族人民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共有的一种以

生命本能为基础的、文化影响之下潜藏的视觉经验，
源于对美和创造美的需求以及对生命形式的写照。
藏族人民世代生活在环境贫瘠、气候恶劣的高原或
高山峡谷地带，艳丽的色彩和热闹繁缛的装饰纹样

正是对荒凉现实与艰辛生活的一种心理补偿。运动、
生长、节奏和有机统一的形式特征在此与生命的动
态结构息息相通，居住者在其中体验了愉悦、激情、
安宁等生命内在情感，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生命体验

的形式。
显然，朗格对艺术本质的分析都源于对形式的

感知和情感体验，但她忽略了情感的可变因素，包括

社会、文化、时代、民族、理性实践等因素对艺术作品
的必然影响，因而她的理论仍然具有片面性。要将朗
格的理论应用于具体艺术作品意义的全面解读，在

艺术的共同特征上必然要融入不同的文化特性。藏
族民居装饰图案同时也是藏族文化表现的一种符号

形式，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

模式，从形式到内容，装饰图案必然承载着文化的多

种意义。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和藏族本教的融合，也
是藏族文化的特征，其艺术主体形式也相应呈现了

以装饰图案来反映佛教题材的程式化主体风格。但
历史的变迁又有多文化融合的痕迹，加之地域环境

的不同和族群细分等因素，使得对文化意义的解读

呈现极其复杂的特性，这样的图案形式在不同藏区

也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正是这些差异形成的可变性，
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对装饰图案的共性与恒定性进行

分析和再思考。从对形式的感知意义的传达，朗格的
理论虽然不能涵盖全部的现象，但其深入剖析了艺

术的本质特征———“生命形式”与“情感”，借以解读
藏族民居装饰图案形式的意味，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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